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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怕”在昆明方言中可做动词、副词、语气词。“怕”除了用做动词表“害怕”义外，还表示揣测、猜

想的语气，相当于“恐怕、大概、大约、也许、可能”等词语的含义。本文分析“怕”在昆明方言中的

用法，揭示了其由动词转化为副词、副词转化为语气词的语法化过程，并探究了诱发语法化的动因，论

及“怕”的语法化过程与句法位置、词义虚化、句子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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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ar” can be used as verbs, adverbs and modal words in Kunming dialect. In addition to being used 
as the meaning of “fear” in the verb table, it also means the tone of speculation and conjecture,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e meaning of words such as “afraid, probably, about, maybe, possib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use of “fear” in Kunming dialect, reveals the grammatical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from 
verbs to adverbs and adverbs into modal words, and explores the motivations that induce gram-
maticalization. It discusses that the grammatical process of “fea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yntactic 
position, word meaning virtualization and sentenc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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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汉语词典》词条“怕”解释如下：(1) 害怕；畏惧：老鼠怕猫︱任何困难都不怕。(2) 恐怕。

a) 表示担心：怕他太累，所以叫人去帮忙。b) 表示估计；也许：这个瓜怕有几十斤吧。通过在现代汉语

语料库中检索“怕”字，可知“怕”(动词)在现代汉语中主要有五种词义：害怕、担心、禁不住、恐怕(副
词)、也许(副词)。 

通过国家语委语料库字词典在线检索和古代汉语检索，“怕”字春秋战国开始使用时，原是“淡泊

宁静”之义 1。表“害怕”义出现于东汉时期，后逐渐发展出“担心”“疑虑”和表示推测的含义。隋唐

以后，“怕”表“畏惧害怕”义大量出现。直到近代以来，“怕”字不断虚化[1]。 
近代汉语中“怕”的语法化问题已有多篇文章论及，徐时仪[2]指出，“怕”在语音上可能是“怖”

的借音字，张敏[3]指出“怕”由心理动词演变为表揣测语气副词，李华[1]从词义演变的角度探讨了“怕”

字由实实在在的客观动作“恐惧害怕”变为表达主观判断和态度的虚化动作“担心疑虑”的过程。普通

话中“怕”主要停留在副词阶段，如“怕是下雨了”，尚未发展为句末语气词。彭阳方言[4]中“怕”同

样可作语气词，但其语法化路径与昆明方言存在差异，更多表现为“怕”在疑问句中的反问功能。昭平

客家话[5]中“怕”经历了“再语法化”过程，从表“担心”到表“推测”，再到表“建议”或“警告”，

呈现出多功能性。昆明方言“怕”语法化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仅完成了从动词到副词再到句末语气词的完

整路径，而且语气词“怕”主要用于表达“不确定性”和“礼貌性”，这在其他方言中较为少见。同时，

汉语中其他心理动词也常经历类似的语法化过程。例如，“看”从“观看”义演变为“尝试”义，进而发

展为“推测”义(如“看样子”)；“想”从“思考”义演变为“推测”义(如“想是”)。与这些动词相比，

“怕”因其强烈的感情色彩，更容易进一步发展为表达“不确定性”的语气词，体现了情感动词语法化

的特殊路径。从类型学角度看，英语中“I’m afraid that…”也经历了从“害怕”到“委婉推测”的演变，

这与昆明方言“怕”的语义虚化路径具有跨语言的相似性，值得进一步比较研究。 
学界已较为清晰地揭示出“怕”字地语法化演变路径，于是本文以昆明方言为例，再次探讨“怕”的

语法化进程。在昆明方言中，“怕”不仅用作动词和副词，也充当句末语气词，表示一种揣摩、猜测和不

确定的语气。下面从昆明方言中“怕”的用法、语法化过程、诱发语法化的动因三方面进行分析。 

2. 昆明方言“怕”的用法 

2.1. 词性 

2.1.1. 动词 
作为动词出现时，“怕”有“害怕”之义，为心理上的恐惧、担忧。 
A：表“害怕” 

 
1《说文解字》：怕，无为也，从心白声。读音为：b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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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莫昏说(不要乱说)，哪个怕老婆？咹！我怕老婆噶(吗)？(昆明市曲艺家协会《笑·笑咪乐呵》) 

(2) 那个姑娘太怕生人(陌生人)了，一挨(和)陌生人讲话脸就红。2 

(3) 〈谚〉馋人巴(盼望着)过年，懒人怕下田。(滇剧《昆·勤俭》) 

(4) 他约一大伙(群)人来挨我干架我也不怕。 

(5) 莫(不要)怕莫(不要)怕，是老天扯亮闪(闪电)，不消(不用)捂耳朵。 

B：既表“害怕”又含“担忧”义 

(6) 还没有见过人这么怕死的人，天天跑医院检查身体。 

(7) 〈谚〉人怕出名猪怕壮，家怕不和饭怕生。 

(8) 〈谚〉人怕老来穷，谷怕秋来旱。 

(9) 哪个不怕着婆娘骂？输了两吊大钱，还搭一个猪脑壳。(滇剧《云滇·九流闹馆》) 

(10) 怕克(去)外省打工苦不得钱，就不克(去)了噶？ 

从以上例句来看，“怕”作为动词属于一个谓宾动词，可以带宾语，在这种情况下，其中可以是实体

名词，如例(1)、例(2)中的“老婆”、“生人”；也可以是谓词性成分，如 B 类句式。“怕”作为动词时，

也可以不带宾语，如例(4)、例(5)。值得一提的是，从 B 类句子中来看，当“怕”字后面跟了一个谓词性

成分时，也就是有两个动词存在于一个句子中，“怕”就多了一层“担忧”义，如例(10)中的“去外省打

工”，作为动词的“怕”后面出现了另一个动词“去”，这个时候“怕”就有了虚化的趋势。从 A 类句

式到 B 类句式，认知主语所害怕的对象范围变大。A 类句式中所害怕的是一个实体对象，B 类句式中既

可以是一个实体对象，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具体的事件。由此，与 A 类句式相比较，B 类句式除了含

有“害怕”之意外，还多了一层“担忧”的含义，这个时候仍然可以将“怕”看作是动词，但是已经出现

了虚化的苗头。 

2.1.2. 副词 
C：既表“担忧”又含“推测”义 

(11) 你偏生要(非要)去的话，怕是会有危险哦。 

(12) 最近厂首(厂里面)任务紧，他怕晚上不能回家睡觉了。 

(13) 我们的马还要等着去拉砖瓦给你哥哥盖新房了，再说这两天淋了点雨马怕是得病了。(滇剧《双叩·邻里之

间》) 

(14) 她后院的猪鸡鸭鹅，怕是病死了。(滇剧《斑·软枣问案》) 

(15) 这两日打电话给她都不理我，女朋友怕是扯脱掉(想分手)了。 

D：表“推测” 

(16) 小王搭(与、和)他的对象，怕是要约着去大观楼耍克(去)。 

(17) 不消(不用)等我，我怕是要八点钟才回得来。  

(18) 你耳朵怕是有点背(聋)，我说二十五块钱你给我三十五。(滇剧《水·各人心中爱》) 

(19) 弄(那么)大台事情你怕要挨(和)你媳妇商量一哈呢！(昆明市曲艺家协会《笑·笑咪乐呵》) 

(20) 你这个老婆算是找着(找对人)了，又漂亮又能干，你怕是上辈子修来的那么好的福。 

以上例句中均含有“推测”义。C 类例句中既含有推测义，还具备“怕”作为动词时所泛化的“担

 
2文中未标注例句均来源于笔者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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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义，可见“怕”的词义在逐渐虚化。C、D 两类句子都有“主观性”的特点，结构主语不是“怕”的

施事，句子中都带有说话人的主观猜测义。例(11)等同于“如果你不听劝非要去的话，那恐怕、估计会有

危险”；例(16)等同于“小王和他的对象，应该是要约着去大观楼玩耍”；例(17)等同于“不用等我，我

也许是要八点钟才能回来”；例(19)等同于“这么大的事情，你应该跟你老婆商量一下才能做决定”。 

2.1.3. 语气词 
E：“怕”作句末语气词使用 

(21) 媳妇跑了怕，这几日都没见着。 

(22) 老师不来上课了怕，我看他朋友圈出去开会了。 

(23) 快放假了怕，要赶紧买车票喽！ 

(24) 他加了一天班，已经睡着了怕。 

(25) 突然不想转学了，转了你们不记得我了怕。 

上面几个例句中，“怕”作句末语气词使用，表达出了一种不确定的语气，可以感受到说话人对自

己所说内容的不确定性，也或许是考虑到听话人的感受，遵从“礼貌原则”而表现出了不确定的语气。

另言之，从语音形式上看，“怕”的读音也从做动词、助词时的[pa44]转变为轻声。语法化的过程往往伴

随着音变。潘悟云先生认为，当实词语法化为虚词的时候，语音上就发生弱化。诗词在虚化的过程中，

往往会变作轻声，轻声的最重要特点是音长缩短，声调弱化的另一种形式是通常所说的轻声化。故昆明

方言“怕”作为句末语气词是副词“怕”的进一步虚化。 

2.2. 昆明方言“怕”常见搭配 

2.2.1. “𠺝𠺝怕”、“𠺝𠺝是不怕” 
“怕”可以同“𠺝𠺝”组合成“𠺝𠺝怕”，作用与单用“怕”相同。“𠺝𠺝”为典型的昆明方言特色词，副

词，与“怕”搭配使用时，用在反复问句的谓语前或谓语之间，表示一正一反的选择疑问。“𠺝𠺝怕”意思

是“怕不怕”，需要根据特定的上下文以与副词“怕”相区别。如：“从我两个分手，𠺝𠺝怕有二十年了？”

等同于“我俩分手，是不是大约有二十年了？”；如：你𠺝𠺝怕你爸爸？等同于“你怕不怕你爸爸？”；

“𠺝𠺝怕人家不在家？”等同于“你怕不怕去了不在家？”当其用在疑问句中时，组合为“𠺝𠺝是不怕”，相

当于“难道不怕……吗？” 

2.2.2. “怕是”、“怕不是” 
“怕是”、“怕不是”在昆明方言中也非常常见，语义上同“怕”区别不大，作为揣测类副词使用，

表示推测、担心、委婉或商量的语气。等于说“别是、该不会是”或“莫非是”。“怕不是”是“怕是”

的否定表述。“怕是”“怕不是”可位于句首和句中，“怕是”、“怕不是”大都位于宾语小句之首，出

现在陈述句、疑问句和感叹句中，常与“吧”连用，且“怕是”比“怕不是”的分布范围广。如：“这两

日我身体有点儿不安逸，怕是有哪样病了”，表示担忧、估计自己生病了。“他那些小转转我一眼就看得

出来，他怕不是想喊我请客”，表示说话人猜测听话人想让自己请客。 

3. “怕”的语法化过程 

“怕”的语法化过程是指在语言发展过程中，一个词汇逐渐从原本的词义和用法演变成一种固定的、

具有特定语法功能的形式。对于“怕”来说，它最初是一个表示“害怕、畏惧”的动词，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它逐渐发展出一些固定的语法用法，体现出了由动词向副词转化、再由副词向语气词转化的语法化

路径。高增霞详细梳理了“怕”语法化的过程，指出“怕”是由害怕义动词发展出了表示“担心——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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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情态的标记词用法，其语法化的过程为四个阶段：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并进

一步指出，在实词虚化的过程中，一般都伴随着非元语用法转变为元语用法，具有语法主语转变为具有

言者主语，命题功能转变为言谈功能[6]。与之不同的是，昆明方言“怕”进一步向语气词虚化，从 A：

害怕(动词)→B：害怕担忧(动词)→C：既表担忧又表推测(副词)→D：猜测(副词)→E：表不确定性、礼貌

性(句末语气词)，即动词→副词→语气词的扩展过程。与普通话“怕”止步于副词阶段不同，与彭阳方言

中“怕”主要用于反问句、昭平客家话中“怕”经历了再语法化相比，昆明方言“怕”的语法化路径更为

完整，且语气词功能集中表达“不确定性”和“礼貌性”，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征。 

3.1. 由动词向副词转化 

“怕”作为动词表示“害怕”义始于东汉，表“推测”的副词义从宋代开始逐渐出现。在由动词向副

词转化的过程中，词义逐渐泛化、虚化。动词“怕”原本只有“害怕”一个义项，后来又有了“担忧”

“揣测”等义。语法化初期，除了“害怕”义，在特定语境下，人们开始使用“怕”表示担心。比如：

“他怕会迟到了。”这里的“怕”还与害怕的意义有关，但同时也带有“担心、担忧”的暗示。随着时间

推移，人们更多地开始将“怕”用于表示可能性，而它的害怕的意味逐渐淡化，这导致“怕”逐渐从动词

的语义中脱离出来，更多地用作副词。人们在更多的语境中开始使用“怕”表示可能性、推测，这使得它

的副词用法更加普遍和固定。例如：“怕是下雨了。”这里的“怕”已经完全表示揣测、可能性，而与害

怕没有直接关系。“揣测”义的产生是动词“怕”完全虚化为副词的标志。更多人广泛使用“怕”作为副

词，这种用法变得更加习惯化和自然，甚至在正式语境中也能被接受。 

3.2. 由副词向语气词转化 

当“怕”被广泛用于表示揣测义时，人们开始更多地使用“怕”来表示客观事实或可能性，特别是在

推测性陈述中。这时，“怕”强调了说话人的客观态度。一开始，“怕”作为追补成分置于句子末尾，表

示说话人的不确定性或存在的可能性。如：“快考试了怕。”这里的“怕”重读，表示“怕”作为补充成

分出现在句子末尾，说话人本身也不确定是不是快要考试了，表示揣测，并不具有语气词的特征。当这

种位于句末的成分在口语中频繁出现时，人们的语言思维就会具有可预测性[7]，因而人们在表达时说得

较快，这个时候，“怕”前的停顿便消失了。由于“语言是一种线性结构，说得较快会使这些自动化形式

的各个成分变得含糊，从而显著性降低；经常互相邻接出现的形式甚至可能会融合为单一的词，如词干

和附着形式。”[8]接着，本来作为独立词的“怕”，在这种“仪式化”的作用下变成了依附在句子末尾

的语气词，原本充当副词“怕”的所有义项都叠加到了语气词“怕”的身上。因而，语气词“怕”具有了

揣摩、猜测、不确定等多种意义。 

4. “怕”语法化过程诱因分析 

语法化是个连续的渐变的过程，每个实词的虚化都有它们各自的诱因，各自的历程。关于语法化的

动因，Hopper & Traugott [9]曾指出了促使语法化发生的两种机制：重新分析(reanalysis)和类推(analogy)，
对语法化研究做了概述，并将其定义为词汇和结构在一定语言学语境下起语法功能的“过程”。所以说

一个语法化的过程可以通过句法位置、组合功能以及词义的引申、语音变化以及重新分析产生作用。我

认为语气助词“怕”的形成就需要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 

4.1. 句法位置 

就多数情况而言，词汇的语法化首先是由某一实词句法位置/地位(组合功能)改变而诱发的。汉语的

虚词多数是由动词、形容词虚化而来。“怕”作动词，表示“害怕”、“担忧”意义时，其充当谓语。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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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时间推移，当“怕”不是句子中唯一的动词或者说不是句子的中心动词(主要动词)，此时“怕”的动词

性减弱，如例(2)和例(10)，例(2)中“姑娘怕生人”，“怕”作谓语；当例(10)中，原本作为谓语的“怕”

后面多了一个谓词性成分“去外省打工”，显然“去外省打工”才是句子的中心成分，使得“怕”的动词

性减弱，开始出现虚化的苗头。当“怕”由动词虚化为副词时，句法位置、句法结构发生了变化。动词

“怕”在句中充当谓语，演变为副词“怕”在句中或句首充当状语。如 B 类例句和 C 类例句，当“怕”

虚化为副词时，既可位于句中，又可位于句首。“怕”由副词向语气词虚化，句法位置后移。现代汉语的

语气助词一般是位于句尾的，因此，“怕”要演变成语气助词，首先在句法形式上必须获得该词类范畴

本该具有的形式特征，即位于句尾，这是语法化发生的首要条件。实词向虚词演变，如果这个实词和虚

词所在的句法位置不一致，那演变的第一步就是实词获得所要演变成的目标词类的句法位置[10]。如例

(24)中“怕”直接被置于句末，其所支配的成分不再是句中的某个成分，而是整个句子。句法位置发生改

变，“怕”由在句子结构中的核心句法位置变成经常出现在某个适合于表示特定语法关系的句法位置上。 

4.2. 词义虚化 

词义的演变、虚化，也会引起词的功能的改变，使之用于新的语法位置、结构关系上，从而产生一

个新的虚词。词义变化也是影响词汇语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词义变化会促使其组合关系、语法功能相

应变化，由作为主要动词带宾语，变为依附于主要动词之前。词义变化引起词义抽象化，达到一定程度

后促使词义虚化，进一步虚化成专门表示某种语法关系或语法功能的虚词，使之最终失去原有的词汇意

义。在“怕”的语法化过程中，其词义分化是最显著的特征。其分化过程为：A：害怕(动词)→B：害怕

担忧(动词)→C：既表担忧又表推测(副词)→D：猜测(副词)→E：表不确定性、礼貌性(语气词)，也就是 A
→AB→BC→D→E 的过程，可以看出其词义在逐级虚化，由起初的“害怕”转变为“担忧”，随之虚化

为“揣测”义，最终虚化为“不确定”，演变成一种推测性的疑问语气。总而言之，词义虚化后，“怕”

成为修饰谓语动词的状语或句子末尾的追补成分，演变为依附在句子末尾的语气词，在意义和功能两方

面都与作为动词的“怕”有明显区别。 
例(24)中，“怕”字放在句末，从语义上，体现了说话人不确定“他有没有因为加了一天的班而睡着

了”，带有向听话人询问的语气，渴望能够得到听话人的答复，“怕”自然而然流露出了揣测，又有疑问

的语气。可见，语义分化是“怕”字语法化的重要动因之一。 

4.3. 句子语境 

语境对词汇语法化的影响表现在一个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制约和规定上。如，“敢”原是助动

词，有“可以、能够、会”等义，例如：“我不敢傚，我友自逸”(《诗·小雅·十月之交》)，因位于动

词之前，故当助动词“敢”用于反诘句时，就相当于疑问副词“岂敢”，如：“周不爱鼎，郑敢爱田”？

(《左传·昭公十二年》)；“敢”为“安敢”“岂敢”义的用法延续到汉魏六朝，后来运用至反诘句中，

“敢”由疑问副词“岂敢”义进一步虚化成反诘副词。如：“齐人敢为俗，蜀物岂随身？”(何逊《赠族

人秣陵兄弟)；所以说，“敢”由助动词虚化为反诘副词是在反诘句中实现的。语气助词“怕”的形成过

程也先是由句子语境的需要促动其句法位置发生改变，句法位置的改变为其使用于更广的语境提供了可

能，在新的语境中，“怕”的词义会发生变化。如前文的例(18)中“怕”表示估计、揣测，不含有疑问语

气的成分，因为说话人说二十五元但是却被听话人听成三十五元的事实已经发生，那么推测这个听话人

可能是听力不太好，这种语境一般是在揣测听话人，带有极大的确定性。但是，当不能确定所说的金额

和听话人听到的金额有出入时，则“怕”就有了疑问的语义，在告知听话人的时候，这种告知信息就带

有向听话人求证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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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昆明方言中的“怕”经历了由动词“害怕”到副词“推测”，再到句末语气词“不确定/礼貌”的完

整语法化路径。通过对其语法化路径的成因分析，可知由于句法位置的改变，“怕”字语义在一定的句

法环境中发生进一步的虚化，语义虚化之后“怕”的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均

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可见，句法位置、语义变化、句子环境三者在其语法化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密不

可分的。“怕”字语法化路径是完整的，动词用法还是会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至于未来是否会有新变化，

还需进一步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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